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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具有商品的特性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消费
社会中，文化和艺术与人们构成了消费和被消费的关系，成
为了商品而存在”[1]。“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和趋势，至少和两
个因素相互联系着。一是商品经济的崛起，二是世俗生活的
兴起”[2]。“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商品化有利于文化产品生产
的良性运行。从文艺学角度看，商品化是文化艺术自身的必
然要求”[3]。纵观李渔的一生，他的戏剧活动都同商业经营
活动密不可分，他的戏剧活动的商品化的过程也就是其走
向市场、走向世俗的过程。
一、以文为商的选择
李渔出生在商业繁荣的江苏如皋，他原籍浙江兰溪，兰
溪人善经商，商于如皋者，自昔称圣。兰溪人素有外出经商
的习惯，据《龙门李氏宗谱》记载:“本族外出商贾者多，故
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李渔又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商业
气氛的家庭，李渔的伯父李如椿是一位“冠带医生”[4]，父亲
李如松做药材生意。他们都客居在如皋以医药为职业。营医
也属于一种经营活动，而且医药也属于一种特殊商品。李渔
父辈的经营活动还很成功，“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5]，
李渔幼时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一些
商业上的熏陶，经商的意识与才能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商
人的家庭出身造就了他的商人式的思维方式。正如徐保卫
所说，“一个出色商人的父亲，他就是李渔的未来榜样”。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繁
荣，市镇不断崛起壮大，市民人数急剧增加，“弃儒就贾”[6]
者大有人在。即使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贱业”商业、演
艺等，此时的知识分子也愿涉足其间。在这种背景下主要靠
编导演戏为生的李渔必然会受到商业文化色彩的影响。李
渔由明入清之后，以一介布衣选择了一条迥异于他人的卖
文以糊其口的人生道路，诚如他在《曲部誓词》中直言不讳
地向世人所宣称的“不肖砚田糊口”。故李渔与传统文人相
比，他身上的商人味较重。李渔以一士人不去立德立功立
言，而是以自己的戏曲活动换取金钱，这就大大有悖于正统
道德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人生目标。而这种对传统道德和人
生价值的背离，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
另外，我们从李渔的《闲情偶寄》中可以看出，他对女
子声容，对居室、器玩、饮撰、种植、颐养都颇有研究，他对生
活方式、生活质量颇为讲究，他对贵族阶层那套声色犬马的
生活方式是真心仰慕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的，这些都在他的
剧作中有所表现。他的这种生活观对其剧作呈现重才好色
的风貌、对形成和促进他的戏曲的商业化追求无疑起了推
动作用。
可见，李渔商人品格的形成显然与他的出身、经历、追
求等有关。而他年轻时所遭受的战乱使他家财散尽，无缘科
举，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残酷，也是助长他的商人品格的重要
原因。商人的品格使李渔不顾成见与非议，以尽可能直接和
高效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现时目的。李渔的商人品格使李
渔以商业化的心态创作戏曲。李渔的戏剧活动充满了谋生
的商业意味，他的戏曲人生就是戏曲走向商业化、市场化的
人生。他走的是以文经商、以商养文、亦文亦商的商业化文
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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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化的经营方式
李渔作为商人的地位，主要是来源于他自办书坊、刻印
书籍的行为。李渔一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戏曲等著作大多由
他自己办的书坊出售。
李渔在杭州生活了约十二年之久，砚田糊口的人生经
历和戏曲道路从一开始就与图书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李渔在杭州生活时期呈现出戏曲创作的高峰状态:传奇《怜
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奈何天》、《蜃
中楼》、《比目鱼》等相继问世。这一时期，李渔还没有正式
创办属于自己的书铺，不过，他所创作的戏曲作品都是自己
刻版印行。李渔借以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出版
销售自己的戏曲作品。由于李渔的戏曲作品适合广大市民
百姓的欣赏趣味，刻书又讲究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所以销
路非常广。“此曲(指《风筝误》)浪播人间，几二十载。其刻
本无地无之”[7]。
李渔移家金陵后又生活了十六年，他在金陵很快建立
了属于自己的书肆，进一步融入了图书市场。在金陵，他又
创作了传奇《凤求凰》、《慎鸾交》、《巧团圆》等。此间李渔
正式经营属于自己的芥子园书铺，出版经营的品种增多，范
围扩大，经济效益也不断提高。由于销售量大，少数不法书
商见有利可图，大量盗印李渔作品，“翻刻湖上笠翁之书
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8]。还引发了别人侵犯版权的问
题。李渔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具有版权意识的作家。他积
极维权，与盗版作斗争，宣扬他的芥子园名笺“制自售，以
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
袭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
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
也。当随所在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誓当决一
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彼焉能夺吾生计，使
不得自食其力哉选”[9] 李渔在自身的商业利益受到侵害时，
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和处理商业纠纷的能力。他将刻书作
为自己的“生计”、“自食其力”之举，可见其对自己作为书
商身份的认可，这也表明了他创作的商业性质。他有时甚至
还为此感到自豪:“水足砚田堪食力，门开书肆绝穿窬。”
李渔有精灵的经济头脑、自觉的商品意识。从商品经济
的角度来看，李渔自己刻版印行，不仅可以保证所创作的戏
曲作品的印刷质量，便于畅销，而且还可以减少出版发行过
程当中的中介环节，节约成本开支，借此获取最大的商业利
润。除此之外，为了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除在内容上有所
选择，做到老少咸宜外，李渔还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剧
作：“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令高才，颇饶别致。”“是集所
载，皆极新极异之读。”李渔还自制笺简销售，随时推销自
己书铺的商品：“海内名贤欲得者，倩人向金陵购之。……
售笺之地即售书之地，凡予生平著作，皆萃于此。有嗜痴之
癖者，贸此以去，如偕笠翁而归。……金陵书铺廊坊间有
‘芥子园名笺’五字者，即其处也。”[10]这种毫不掩饰的表
白，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绝无仅有。因为图书出版的
需要，李渔四处游历，通过与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交往获得他
们对自己的图书出版活动的支持，进而促进自己戏曲作品
的销售，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名声。通过邀请
名流贤达给自己的作品写书评作序跋，以求增强作品的
“轰动效应”，刺激读者的消费心理。龚芝麓在清朝官至礼
部尚书，为李渔题“芥子园”碑文额。李渔还经常请社会名
流给自己的戏曲作品写评作序，曾任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
以八十高龄为李渔作《李笠翁传奇序》。李渔作为戏曲作
家，顺应了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文
人士大夫纷纷经商业贾的时代潮流，投身于蓬勃兴盛的图
书出版活动。“李渔把编辑和出版作为他的谋生之道，是他
的商人意识的明显体现”[11]。
三、创作中的商品色彩
李渔商业化治生方式的选择对其戏曲创作思想的商业
化倾向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商品性也渗透于他的戏剧创
作中。他文商合一的身份，使其戏曲创作有为利益驱动的一
面，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李渔的商人作风与谋利打算融入
他的戏曲创作之中，使他的戏曲创作活动以商业经营与赢
利为旨归。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写作是他赖以维持家庭生
存的重要经济命脉，写作就是他的犁锄和农庄，“……渔无
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
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至北则皆北面待哺
矣”。“纵使砚田多恶岁，还须载笔照常耕”[12]。正如李渔本
人在《曲部誓词》中说：“矧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
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13]可见其戏曲创作的意图
是“砚田糊口”，追求的是商业赢利。他有时向亲朋好友诉
说打算：“笔耕为业，拟购佳砚代南亩。”[14]李渔始终对自己
的戏曲作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功利性是文学发展的原动
力之一，商品化因素则是功利性的最直接体现。”[15]在李渔
的心目中，他所创作的戏曲，即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喜爱为
目的，所以李渔所创作的戏曲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李渔的戏
曲创作实践中含有诸多商业化的因子，其中最主要的是重
视观众反应、注重戏曲的商业演出成效。
（一）观众本位思想
谋利创作意味着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要顾及观众
的需要。观众始终是李渔创作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李渔将
戏曲作品当做一种用于交换、营利的商品，观众的接受过程
则转化为一种消费行为，他本人则成了戏曲商品的制作者
与销售者。他所关注与重视的必然是戏曲商品是否畅销，能
否尽可能多地赢得戏曲商品的消费者，以获得最大化的商
业利润。从《闲情偶寄》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渔对观众的审
美能力、欣赏趣味、审美心理乃至观众的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接受水平等都进行过仔细研究。李渔在戏曲创作时始终
把观众放在第一位，并且以此规范整个创作过程。
首先，取材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思考如何选择创作题
材是作品走向市场的第一步。为此，他从容易激发普通市民
读者兴趣的日常琐事入手。他的《十种曲》多以男女爱情、
婚恋故事为主。李渔剧本取材男女之情得到了广大市民观
众的喜欢，爱情题材凝结成了李渔戏曲商品的卖点。在他的
《十种曲》中，李渔描写了一个个爱情故事，歌颂和描写男
女之间爱情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他将爱情这样的内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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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作品，必然引起读者、观众的广泛兴趣。此外，李渔的戏曲
展示出了一个神仙与人共存之域。他的戏曲作品中撮合男
女的婚姻、安排人物的命运的都是神仙或类乎神仙的一类
人物，神仙在李渔剧作中成了成就完满生活的关键。这无疑
对他的观众，特别是身处宗教盛行的古代社会的人们来说
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的慰藉，这样的作品必然召唤大批观众
置身其中，作品的吸引力、凝聚力也会得到大大提高。其次，
剧情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在他的《十种曲》中，李渔为满
足观众的求新好奇心理，往往把观众熟知的剧情翻出新意。
除了努力使剧作整体框架不落窠臼，富有新意，以满足观众
崇新尚奇的审美心理外，李渔对剧作的若干场景也作了精
巧的构思，毋使雷同，变幻莫测，时出新奇，既出乎意料之
外，又入乎情理之中，以生生不息的新鲜感博得观众的欢
迎。其三，语言符合观众的接受水平。李渔的戏曲创作是面
对观众的需要，李渔时代的戏曲消费者，绝大多数缺乏良好
的文化教养，只有通俗戏曲才能赢得广大的市民、市场。李
渔为了适应舞台演出与观众欣赏的需要，倡导并实践着通
俗浅显的戏曲语言风格。李渔认为戏曲作为商品要想赢得
尽可能多的观众——戏曲消费者，占有尽可能广阔的消费
市场，势必要走通俗化道路。他自觉地放弃了对戏曲作品雅
的追求，而将通俗性视作自觉的追求。其四，悬念符合观众
的期待心理。李渔的十种曲剧中人物悲欢离合，大起大落。
戏剧冲突尖锐激烈，时有意外转折，即使到最后接近结局还
往往突起波澜，让观众时刻处于悬念之中，兴趣盎然。这些
都清楚地体现了李渔的观众本位思想。正是因为李渔在戏
曲创作过程中高度重视了观众的欣赏规律、审美心理、人员
构成和文化水平等，他的《十种曲》才满足了当时广大观众
的期待视野，得到了当时最广大市民观众的欢迎。
导致李渔由作者本位向观众本位转移的因素，显然是
他创作思想中的谋利动机和商业倾向。李渔将作者和观者
理解为“买卖关系”：观者是“买”方，即消费需求者；作者
是“卖”方，即产品提供者。买卖关系中，“钱”是中介物，观
者以钱而买，作者为钱而卖。李渔对此直言不讳地强调
“钱”的决定作用，亦凸现了戏曲创作的商业性质。因此，李
渔的观众本位思想有他的商业目的，他是通过追求观众来
追求票房收入的。李渔创作戏曲时遵循的是多数法则，不管
什么内容，只要能够吸引最大量的观众并赚到最好的收入，
就是要提倡的内容。能够多吸引大批观众的剧作肯定会把
不能吸引大量观众的剧作挤掉，聪明的李渔明显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
（二）娱乐本位思想
从商业化戏曲创作宗旨出发，李渔高度重视戏曲的娱
乐功能。李渔的娱乐本位思想也是他的观众本位思想的一
种体现。观众本位在李渔那里又进一步发展为娱乐本位。娱
乐本位思想使李渔苦苦追求戏曲的娱乐性。
《十种曲》中纯熟地运用了多种娱乐表现手法，剧中也
常常呈现出样式不同的娱乐情境。如李渔剧作大量运用误
会手法来达到增强娱乐气氛的目的；李渔剧作多运用巧合
法构成，也是他创作中追求娱乐的必然体现；李渔剧作用区
别鲜明强烈、不协调的对比法诱发观众发出喜剧性的笑，李
渔剧作运用的夸张法突出了人物的喜剧性格，娱乐效果强
烈等。由于李渔采用了一系列艺术手法来增强戏曲的娱乐
性，他的《十种曲》中常常呈现出种种使观众得到娱乐享受
的艺术场景。
我们从李渔的娱乐本位思想也可以看出他对观众需要
的深刻理解。李渔的戏曲创作既然明显是一种商业性行为，
那么他就要保证自己的戏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招揽观
众——消费者，这样才可能赚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润，所以
他特别重视戏曲的娱乐功能。能以自己的戏曲娱乐别人是
他创作的主要目的，因此他的戏曲娱乐作用主要不是用于
自娱，而是用来娱人。他的《风筝误》收场诗中流露出娱乐
本位思想：“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
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
忧。举世皆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16]他的另一首诗
《偶兴》也流露出娱乐本位思想：“……尝以欢喜心，幻为
游戏笔。……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园。纵使难长久，亦且娱
朝夕。”[17]正因为李渔心存娱乐本位思想，《笠翁十种曲》十
之八九为喜剧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有属讽刺性的喜剧，如
《风筝误》、《奈何天》、《玉搔头》；有属歌颂性的喜剧，像
《蜃中楼》、《意中缘》；有的带有轻喜剧格调，如《怜香
伴》、《凤求凰》、《慎鸾交》、《巧团圆》。说李渔是我国戏
曲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似乎并不过分。
正因李渔彻底贯彻了观众本位、娱乐本位的指导思想，
其作品深受欢迎。李渔的一些作品往往还没写完，就被伶人
抢去排演，“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访人攫去。下半犹未
脱稿，上半业已灾梨(刊行)。非止灾梨，彼伶之捷足者，又复
灾其肺肠，灾其唇舌(演出)”。“此剧上半已完，可先付之优
孟。自今日始，又为下场。月秒必竣，竣后即行”[18]。可见李
渔戏曲作品的商业价值。李渔可以说是一个畅销剧作家，在
他手中，商业化的戏曲创作成了谋生途径。
四、家班演出的营业性
李渔奔走于权贵之门时，常常是带着他自己办的戏班
一同前往的。他的家班以唱戏而获得缠头之资，跟商人从经
营中获利有相近之处。对于当时大多数家班来说，其演出是
非谋利性的，目的仅仅是娱乐、交往和炫耀，李渔的家庭戏
班自然也不时用于宾朋之间的应酬宴庆，但是李渔家班的
演出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往往带有谋利的目的。家庭戏班
为他赢得了养家糊口所需的大量资金，因此家班的观众就
构成了他的一个市场。
李渔的家庭戏班多由其姬妾组成，并携之四处演出。因
为演出活动主要表现在其谋利性特征上，所以李渔家班的
出游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在选择出游路线时，李渔显然有着
市场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沿着商路沿线，因为商路沿线
不仅交通便捷、市镇林立，而且均为繁华富庶之地。而这也
是谋利性演出的理想路线。李渔一生数度出游，在他出游所
到之地如杭州、南京、北京、苏州、武汉以及山西、陕西的一
些地方，其商业的繁荣景况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此可
见，李渔及其家班是在明清之际繁荣的商业社会背景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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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丰富多彩的演剧活动的。基于这种目的的家班出游，才会
有那些生计无忧的官僚士绅无法体会更无法理解的辛酸之
处。李渔家班长年奔波在外，备尝旅途艰险，这种辛酸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由其谋利性质决定的。李渔在《前过十八滩》
一诗中曾有如下自白：“我由西江赴岭南，正值桃花水初
发。岂其不知溪壑险，铤而走此胡为乎芽夫人自为利名死，山
川不幸蒙其辜。”原因很简单，为求“利名”而已，并且
“利”是首要的动因。
李渔家班演出中得到的“缠头之赐”是其家庭成员经济
收入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
载“盖素望诞儿，凡客赠缠头，人皆随得随用，彼独藏之，欲
待生儿制襁褓”[19]。其他相关的资料也有，在《次韵和娄镜湖
使君顾曲二首》中记载：“当筵枉拜缠头赐，难使飞蓬缀六
珈。”[20]“缠头已受千丝赠，锦句何殊百宝钿”[21]。“赠罢新篇
客始归，缠头锦字压罗衣”[22]。李渔的家班演出为李渔获得
馈赠无疑是起到主要作用的。在谈及何以携带家姬出游时，
他曾坦言：“岁俭移民常就食，力衰呼侣伴担笠。”[23]家班是
李渔的有力的助手。李渔的家班作为一种谋生的工具有谋
利的动机和事实，这便是李渔家班有别于其他文人家班的
特殊之处，即李渔家班的演出，具有比较突出的营业性质。
李渔家班的演剧之路在其谋利演出中体现出的商业精
神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这种商业精神的实质在于
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演出活动可以用交换的形式来实现其
实用价值，可以成为谋生的手段，并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实
际地进行了这类交换。陈多先生说：“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和
商品经济，维持戏剧生存、推动戏剧发展的基本力量，是把戏
剧作为商品、以演戏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戏剧从业者。”[24]
李渔家班进行的谋利性演出不仅为维持李渔的家庭生计及
其戏剧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扩大了李渔剧作的社会
影响，也为丰富和繁荣清初剧坛发挥了作用。
综观李渔的一生，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
的知识分子，他以开书铺出版发行、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
维持生计，他的演剧活动是戏剧商品化运作成功的范例。他
处处要精心考虑怎样才能赢得更多的利润，“他经商之路
越走越宽，一发而不可收，形成了集创作、出版、发行于一
体，融编剧、导演、制作于一身的链条式经营模式”[25]。李渔
走上文化商人之路，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这是具有重大意
义和价值的行为。“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商品生产的领域
内，艺术成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之一，今天这种情况要比此前
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26]。若从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来看，
李渔不失为一个懂经营、善于开拓市场的文化商人，他的人
生道路，他的剧作中所花费的心思为当世也为后世文人提
供了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典范，对当今文化如何适应市场
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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